
现年29岁的娄滔来自湖北恩施，2016
年1月被查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一年多
来，这种被称为“渐冻症”的疾病逐渐侵袭
娄滔的肌肉和运动神经，让她丧失自主活
动的能力。如今的娄滔，每日躺在病床上，
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

今年上半年，娄滔将护士叫到床前，以
口述的形式记录下遗愿：捐赠人体器官，

“凡是能救命的部分尽管用”。消息传出，感
动许多网友。娄滔的母亲汪艳梅告诉记者，
捐赠协议已经于10月9日签署，将在女儿身
体各项指标趋于稳定后逐步实施。此外，汪
艳梅称，“女儿为我作了榜样”，自己受娄滔
影响，也决定将来捐出人体器官。

捐献器官是她最后的愿望

娄滔的病情恶化很快。确诊之后的娄
滔回家静养，起初还能读书写字，但很快
便不能握笔。与之相对的是，治疗费用非
常高昂。

娄滔需要服用维持生命的药物，并使
用呼吸机。其中，仅呼吸机一项，就需花费
18万元左右。保守估计，整个治疗过程需
要花费200万元。娄滔的母亲是当地中学
的教师，父亲没有收入，这样的开销，是娄
滔的家庭难以承受的。为了不拖累男友，
在确诊一个多月后，娄滔与男友提出分
手，并谢绝了大部分师友的探视，转而在
家休养。她希望，自己留在大家心目中的
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形象，随后踏上了漫漫
求医路。

2016年10月，病情恶化的娄滔进入恩
施当地一所县医院进行保守治疗。2017年
1月份，娄滔突然陷入深度昏迷，她的病情
越来越恶化，发展到最后，连吃饭、张嘴都
没力气了。因大脑缺氧深度昏迷，娄滔住
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失去了自主呼吸功
能，从此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能如此醉心于历史，还是深奥难懂
的古代埃及史，真是难得，怎么能让这么
一个爱学习的学生轻易地离我们而去”，
娄滔的高中班主任兼历史老师，恩施高中
教师刘荣之说。而在恩施高中英语老师周
道梅看来，爱笑的娄滔性格开朗，“只要有
事找她帮忙，她基本都没问题。”

娄滔的师友为其在网上发起募捐，得
到超过一万名网友帮助，共筹集到善款
55 . 3万元。即便如此，治疗费用依旧捉襟
见肘。今年年初，病情出现反复的娄滔，将
护士叫到床前，口述了自己的遗愿：捐献
人体器官，凡是能救命的部分尽管用。

10月9日清晨，娄滔被接到武汉汉阳
医院，家属代替她在人体器官捐赠登记表
上，签下了名字。

今年10月份，娄滔的遗愿在网上公
开，引发众多网友动容。今年10月9日，在
红十字会帮助下，娄滔被转至武汉汉阳医
院。10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派人赶

到汉阳医院，将一纸北大“荣誉系友”的证
书，交到娄滔家人手中。

目前，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娄滔处
于“深度镇静”治疗中。

武汉协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
称，依据有关器官移植法规，人体器官移
植摘除，必须在“脑死亡”和“心死亡”两种
状态下才能进行，此外供体器官的指标检
查，也有明确健康标准。

他表示，娄滔虽然患有运动神经元
病，但她的病是在大脑神经指挥系统，身
体各器官功能仍是正常的。不过，娄滔身
体已出现感染，必须在抗感染治疗外，才
能捐赠器官。即便如此，依然要在家属的
意愿下，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女儿得了渐冻症后，强烈要求死后
将器官捐献出来，这是她最后的愿望。”54
岁的娄功余和妻子汪艳梅是湖北恩施土
家族人，娄滔是两人唯一的宝贝女儿。

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对于身边的同龄人来说，娄滔就是父
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娄滔读书时的照片上，这名长发女孩

长相秀气，眉宇间洋溢着青春与自信。在
此之前，29岁的娄滔人生顺遂，履历堪称
优秀。2007年，来自湖北恩施的土家族女
生娄滔，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预科，
一年后进入本科就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英语成绩超
棒的娄滔，在媒体新闻中心做志愿者，获
得好评。

大学期间，娄滔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在
全系前三名，并最终被保送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世界上古史专业读研。硕士三年
期间，娄滔以世界史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一等奖学金，并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
表翻译论文一篇。

2015年4月，娄滔以笔试第一、面试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古
埃及史专业博士学位。

娄滔很善于学习。在师大读书时，别
人每天忙于论文，但娄滔却仍在寝室看似
漫不经心地养花、给同学做美食。最后一
个星期，她却交上了洋洋洒洒几万字的论
文，被评为优秀论文。

她的硕士导师王海利老师这样回忆
道，“娄滔性格很开朗，很乐于助人，总是

关心别人”，“娄滔学习很好，非常刻苦，爱
钻研，热心于学术。古埃及史涉及古文字
等艰深难懂的内容，是一个很难学好的专
业，她却可以学得非常好。”王老师说：“娄
滔曾调侃自己，会为了学术不找男朋友。”
在熟人眼中，她永远是那个乐观开朗、聪
明好学的美丽女孩。

灵魂被囚禁在了身体里

在娄滔的人生规划中，毕业后要成为
一名教授，传道授业。

作为独生女儿，娄滔希望日后要和父
母住一个城市，最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可以不要天天见面，但要经常在一起吃
饭、聊天。

娄滔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在学校跑过
万米长跑，还经常游泳。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娄功余回忆说，2015年8月，娄滔回恩

施度暑假，经常说身体浑身没力气，上楼
乏力。起初，一家人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
心上，母亲汪艳梅还笑女儿“娇气”。

回到学校后，2015年10月下旬，娄滔
偶然发现，自己左脚不能踮起脚尖，于是
相继去校医院、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作检查和治疗。然
而，娄滔的情况并无好转，在此期间，她的
右手也开始出现前举、侧举困难。在医生
建议下，娄滔转向神经内科检查。

2015年12月24日到2016年1月20日，娄
滔接受了神经内科的各项检查。结合各项
检查报告，综合考虑其病情进展较快的特
殊因素后，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给出了诊
断结果：运动神经元病。这种罕见病，有一
个更为常见的名字“渐冻症”。

运动神经元病，属于神经系统疾病，
目前病因病理不明。娄滔所患这种，属于
远端发病，其发病进程十分迅速。可怕之
处在于，患者大脑意识从头到尾都是清醒
的，会慢慢感受到全身不受控制，最后连
呼吸肌都无法自主，只有眼睁睁等死。

手部局部肌肉无力、萎缩，是渐冻症
的初期症状，因此，这种病被描述为：灵魂
被囚禁在身体里。

尽管如此，娄滔在患病期间，仍坚持
“听”完了60多部中外世界名著。她常说，
好不容易进入了理想的校园，找准了衷情
的学业，不能继续奋斗、有所作为，实在心
有不甘。

“渐冻症”病人发展到后期，整个人都
如同面条一样瘫软。了解自己的病情后，
娄滔曾多次提出不治了，但父母劝她要继
续坚持。

最终，娄滔选择口述遗嘱，捐献出自
己的器官，并要求“将骨灰撒入长江，不给
这个社会带来任何负担”。这份遗嘱应该
是她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

综合《北京青年报》《新京报》

“渐冻天使”娄滔

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准，而应该以生命的质量和厚
度来衡量。得了这个病，活着对我是一种折磨和痛苦。我要有尊严地离开，爸爸
和妈妈，你们要坚强地、微笑着生活，不要为我难过。

我走之后，头部可留给医学做研究。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这个难题，让那
些因为“渐冻症”而饱受折磨的人，早日摆脱痛苦……

这段感人的文字，是29岁的北大女博士娄滔患上“渐冻症”后，清醒时留下
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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